
这次的专访极具挑战
性。从事儿科专

业近40年的何乃殷医生已受
访数次，要找一些较特别的
问题问他，还真不易。
　　何乃殷现为新加坡中央

医院荣誉资深顾问及导师、小儿科及新生儿科
医学顾问，也是竹脚妇幼医院儿童发育部高级
顾问医生。
　　访问前，何乃殷指出，记者提出的一些问题
跟他接受过的访问有些重复，然后电邮一堆资料
和论文，要记者准备，还说见面时要考记者。
　　面对如此认真的医学教授，着实吓了一跳。
　　访问当天，只抛了一个问题给他：有哪些
您想分享，却从没记者问过的？
　　接着，何乃殷就口若悬河，说了足足三个
小时，也忘记出考题的事了。
　　何乃殷是新加坡大学医学院（新加坡国立
大学前身）1973年毕业生。1981年获共和联邦
奖学金，到堪称世界最大和最先进的加拿大多
伦多儿童医院学习一年。

推出跨学科围产　追踪高危险儿发展
　　当时，新生儿科刚开始发展，该医院也是
首个用呼吸机治疗早产儿的医院，按成人疗法
估计婴孩所需的氧气。
　　“氧气过多过少，都可能造成新生儿瞎眼或
脑瘫。上司很好，带我去看了出错的个案，避免
重蹈覆辙。这种不隐藏失败的学习过程很好。”
　　回国后，他在亚历山大医院继续工作。那
个年代，体重少过一公斤的婴儿存活率是零。
　　他找到麻醉师搁置的一堆过时呼吸机，然后
动手改装，尝试使用再慢慢提升，累积不少照顾
早产儿的经验。
　　1986年调到中央医院时，他领导设立新生
儿科部门，扩大新生儿科的范围，与妇科医生
携手照顾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推出跨学科围产
（perinatal）概念，并追踪高危险儿的发展。
　　1988年，政府探讨如何系统化诊断和照顾
有发育障碍的孩子。卫生部当时召集儿科医生主
任，结果资历最浅的他，接到烫手山芋，硬着头
皮接下重任。
　　1991年，何乃殷获卫生部资助，在新加坡中
央医院设立儿童发育评估诊所，邀请心理学家、
语言和物理治疗师等医疗人员参与评估工作。

从儿童发育诊所　发展到儿童发育部门
　　他一边做新生儿科医生，一边管理评估诊
所，还系统化地收集“学前孩童发育障碍”数
据，一根蜡烛两头烧。
　　1997年，诊所搬到竹脚医院（竹脚妇幼医
院前身），改名“儿童发育单位”，2005年再
改称“儿童发育部门”，从一个小小的诊所，
发展成今日有超过100名员工的部门。
　　何乃殷坚信一步一脚印，脚踏实地终有回
报。2003年，当局终于给了他真正的名分——卫
生部儿童心智发展计划主任，也提供更多资金，
让他壮大计划。
　　除了参与卫生政策的策划与决定，何乃殷
也协助卫生部制定新生儿科护理准则。
　　1990年代，全国四个新生儿强制检测
中，听力和先天性甲状腺功能（congenital 
hypothyroidism）这两个检测，就出自何乃殷的
主张。
　　栽培无数小儿科医生的何乃殷指出，每个
进入儿科的医生，都必须做“全天候”的儿科
医生，先利用六年时间让自己成为全面儿科
医生后，才真正专研特定领域，比如小儿肾脏
科、小儿糖尿病、小儿心脏科等。
　　他认为，现代孩子的健康问题与过去大不

同，出现的疾病有时太复杂，儿科医生不可能
什么都懂，但也须做好准备。

未来一二十年 
须注意儿童慢性病等问题
　　谈到儿科未来发展，何乃殷认为，未来
一二十年要注意的问题，包括儿童时期出现的
慢性病、发育障碍、学习障碍、行为和情绪课
题、虐待和疏忽问题，以及不健康生活方式引
起的病症，比如肥胖。
　　他也说，如今儿童各种病症的死亡率很
低，不能作为监测儿童健康的敏感指标，所以
须制订新指标，例如社区如何为母亲和孩子提
供全面照顾。
　　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和变迁，新的问题如青
少年自杀率、沉迷电子游戏，提早涉入男女性
关系等一一浮现，他称这些新挑战为“现代化
的悖论”（Modernity's Paradox）。
　　“这些已不仅是医学问题，也涉及教育、社
会、社区福利和法律，大家必须共同面对、齐力
合作才能解决。”
　　长路漫漫，30多年在儿科界发挥主导作用
的何乃殷，持续向不同政府部门和慈善机构叩
门，希望把医学、教育和社会支援网等结成一
体，变成一个学前提早干预的生态系统。
　　他指出，未来儿科和儿童医院有三大要
旨：将保健提升到真正的健康（包括身体和精
神）、把提供素质服务提升到提供增值服务，
以及从医院扩大到社区。

　　新加坡教育体系多年来逐步
改革，从一座只供精英攀爬的珠
穆朗玛峰，演变成山峦叠翠，孩
子的选择更多，可在不同领域各
展才能。
　　何乃殷说，建国初期，政府
只推行纯学术性的教育体系，这
样的体制当时有用，因为有特定
目的，可培育一批能干的人。
　　“少数到达山顶的人会嘀
咕，我是最厉害的，因为你们
蠢，才跟不上我。
　　“这些变成精英的人，有时
会忘了成功路上帮助过他的人；
而不能到达的人，又会觉得自己
是没有用的人。结果，社会差距
就形成了。”
　　他指出，如今，人们觉察到把每个人都放
在同一条学术跑道上是不行的，所以发展成连
绵山峦，并且能站在每个巅峰各显神通。
　　“你能去的那座山，虽不比珠峰高，但到
达那个山的顶峰，也是卓越的成就。”
　　他常常告诉学术成绩较逊色的小病人说，
不会读书没关系，可以学一门手艺。
　　“如果你炒粿条，炒得很厉害，那些开名
牌车的人，就会排队跟你买了，对不对？如果
你做电工，我家的灯坏了，也会付钱请你帮忙
啊！因为我不会换灯泡。
　　“把一门手艺掌握得很好，就可以生活得
很好了。”
　　何乃殷接触这些学术成绩不尽人意的孩
子，“他们都不傻。我常跟这些孩子说，最重

要的是不要觉得自己没有用，如
果觉得自己没有用，就真的没有
用了。”
　　他跟念普通课程的学生说，
如果你是在马来西亚念中学，都
是标准的五年，而新加坡是把中
学课程缩短成四年的快捷课程，
就让学生去考O水 准。
　　针对育儿之道，他常说，不
是做家长，而是当家长，“有担
当，负责任，才是真正的家长”。
　　男女方各有不同成长经历，
育儿方法不一。一些没做好当家
长的准备，包括经济基础，就产
生各种问题，包括虐儿事件。

包容社会从小做起
　　一些家长不愿孩子跟“差”的孩子一起
玩，这无形中灌输了“势利”思想。
　　何乃殷分享，一名母亲跟他抱怨，孩子跟差
的同学在一起，没学到什么东西。他听了，就去
幼儿园看看。
　　她的孩子坐在角落，正教导动作比较慢的
同学，但“孩子很高兴，因为他当老师了”。
　　何乃殷说，我们常常讲包容的社会，其实
各族小孩去的学前教育中心，就能体现这样的
精神。
　　小孩来自不同种族和宗教，从小就接纳彼
此，成为朋友。
　　“这些都是从小开始的事情。孩子小时候
没分别，而且会互相包容，会教导和接纳你。
我在学东西，有人教我，我不会被遗弃。”

　　预防儿童受虐和忽略照顾，远胜儿童遭受
肉体和精神创伤后，才提供援助，这也是新加
坡儿童会积极倡导的工作。
　　何乃殷说，多年前，医院的医生即使看到
疑似虐待事件，也只是推荐给社工跟进，往往
无能为力。
　　1981年他到加拿大儿童医院受训时，紧急部
门就有全球首个侦查遭虐待与忽略照顾儿童的
SCAN（Suspect Child Abuse & Neglect）团队。
　　他当时就想，回新后要为受虐儿童做些事。
　　1986年，新加坡福利理事会（国家福利理
事会前身）就全国关于虐待和忽略照顾儿童课
题，展开全面检讨，时任新加坡儿科学会主席
何乃殷及新加坡儿童会都参与其中。两年后，
何乃殷成为儿童会会员，随后担任“虐待与忽
略照顾儿童常务委员会”主席。他指出，受虐
孩童课题也牵涉法律，福利机构的能力有限，
无法介入家庭，社工当时也没受过严格培训。
　　为了推展预防信息和提高人们对儿童受虐

的意识，他带头印制宣传单，并向接触儿童的
护士、医生和教师展开倡导和教育工作。
　　他说，儿童会很重视循证做法，多年来针
对体罚、性虐待和精神虐待等课题，发表有据
可依的不同报告，交付当局考虑，也前往日内
瓦就《联合国儿童权益公约》提呈进度报告。
　　此外，儿童会也关注校园霸凌事件，2004
年推展“反欺凌活动”，也到学校培训防止校
园霸凌大使。
　　担任儿童会主席42年的许俊辉告诉《联合
早报》，过去30年来，他见证了何乃殷对儿童
会坚定不移的支持。“他使儿童会持续创新，为
有需要的儿童推出新服务。有他这样热心助人的
副主席，让我感到骄傲，更重要的是，他成为我
十分信任的朋友。”
　　何乃殷从2008年起担任太平绅士，为国家
福利理事会服务了20年，也是SPD（前称体障
人士协会）管委兼服务委员会主席、新加坡中
医研究院理事及多个组织的义工。

 鼓励学业较逊色小患者发挥所长

带头印制宣传单　提高人们关注受虐儿童

　　“我是谭校长，永远27，所以也不可以问
年龄。”
　　记者申诉两名女受访者拒绝透露芳龄时，
何乃殷回复的短信这么说。
　　难道年龄对男人也是敏感话题？
　　“谭校长”指的是香港男艺人谭咏麟，但
谭校长不是“永远25”吗？
　　想了一想，才觉察何乃殷的幽默——他比
谭咏麟年长两岁，生日都在8月份。
　　何乃殷为人和善风趣，充满年轻人的热
忱，深受医学生和同事爱戴。他循循善诱，
2010年获颁全国卓越临床医生导师奖。

牛车水长大　成绩名列前茅
　　也或许，他常常与幼童打交道，尚存“孩
子气”，还保留几分童真。
　　排行第六的何乃殷，与七个兄弟姐妹在牛车
水一带长大，度过了快乐的童年。他玩耍的地方
是后巷和小游乐场，跳进沟渠捡羽球、与不同籍
贯的孩子打弹珠、学踩比自己还高的脚踏车……
长大一点时，到牛车水联络所看黑白电视、学打
乒乓、看高手下象棋，旁听讲古佬说书。
　　何乃殷成绩名列前茅，在养正小学念书
时，多数教师是来自中国的大学生，以粤语授
课为主，但教会他做人的道理。他是第一届小
六离校考试（PSLE）毕业生，进入公教中学

时，原本操一口浓浓的粤腔华语，后来慢慢才
把口音纠正过来。
　　“上了医学院，才开始习惯用英语交流，但
常用错词句和文法，给来自纯英校的同学笑。
　　“他们其实都很好，大笑后会纠正我。每
次交功课前或向医学教授汇报，我都要预先下
一番功夫准备。”
　　谈到双亲，他说，每个做孩子的都希望能
让父母引以为荣。“我老爸的希望是我们小时
候走在街上，别人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子，但我
们长大后，他走在街上，别人指着他，说是某
某人的老爸，令他骄傲。”
　　但何乃殷说，这是无法实现的事，因为父
亲已离开56年，就在新加坡独立几周之后。
“他也不知道我进了医学院，当了医生。”
　　以尊重家人为由，何乃殷只“讲古”，不
愿多聊家人的事。
　　根据之前媒体报道，他妻子是前新闻工作
者，两人育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人是医生。
　　记者好奇问说，妻子是否当年因为访问认
识他，后来才共结连理？
　　“孩子们也问过我们。我跟孩子说，爸爸
在车站丢了一本书，你妈妈来追我。但妻子告
诉孩子，是妈咪丢了书，你爸爸来追我。”
　　语毕，哈哈大笑。
　　所以，哪个版本属实，孩子至今尚无可考。

比“谭校长”年长两岁　所以“永远27”

何乃殷医生日常除了忙着照顾
小病人，还要给医学生讲课、
到卫生部和慈善机构开会等。
图为中央医院新生儿科加护病
房。（受访者提供）

新加坡儿童会副
主席何乃殷医生
（前排左一）出
席2 0 0 9 年青少
年中心（裕廊）
的Youth Gig活
动，与青少年打
成一片。
�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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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儿科先驱何乃殷医生

让孩子健康起跑
冲到“各自的山巅”

人物
面对面

傅丽云
pohlh@sph.com.sg

新加坡儿童会副主席、
热心公益的何乃殷
是本地知名儿科医生，
为医学专业做出极大贡献，
获奖无数，
也是继被誉为“新加坡儿科之父”
的已故黄学文教授之后，
本地第二名儿科医生获颁
“亚太杰出儿科医生奖”。
经儿童会推荐，
何乃殷教授今年国庆获颁
公共服务星章（勋条）BBM（L）。
本期《人物面对面》
专访何乃殷畅谈新生儿科专业及
儿童受虐及被忽略课题，
也对教育制度、家长和育儿之道
表达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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